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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密的枪声停了后，四周突然变得

出奇地宁静。大树和上百名乡亲拥挤

在阴暗狭仄的地道里。他们估摸着鬼

子兵该走了，却又没有谁敢贸然出去。

过了好一会儿，突然传来噼噼啪啪的脆

响。有人惊惧地嘀咕说：“咋又开始打

枪了？”紧挨着他的人犹疑地说：“这不

像枪声。”又补充道，“应该是烧火哩。”

就在这时，有胆大的村民走出地道侦察

回来，急切地朝地道里的人群喊：“鬼子

走了。”又喊，“鬼子把村子点着了，快都

出来救火。”

大树上到地面的时候，看到整个村

子里都火光四起。一家家的门框烧起

来，家具烧起来，檩椽烧起来。村民们急

切地到井边打水灭火，却见鬼子不但卸

走了辘轳，还填了井。他们一边流着泪

咒骂，一边拿着盆盆罐罐，疯跑着奔向村

外的芦苇淀取水。大树家的房子早在鬼

子兵大轰炸的时候就坍塌了。大树也跑

去帮村民们打水灭火。火那么大，芦苇

淀那么远，只一两个来回，大家就都停了

手。眼睁睁看着火越烧越旺，先是屋顶

坠落，接着屋墙坍塌。大火吞没村庄的

声音刚止歇，村民们伤心的哭泣又起，引

得大树不由得想起死于鬼子刺刀下的妈

妈和妹妹。

大树蹲在芦苇淀边，用手捧着喝了

几口水，肚子又咕噜噜地叫了起来。大

树踩着水到淀子深处抓来鱼，就地生火，

烤熟了吃。大树又一次想起了妈妈和妹

妹。妈妈经常带着大树和妹妹到芦苇淀

摘苇叶。妈妈用苇叶包的粽子又香又

甜。大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

物。那时候，大树一面望着妈妈在芦苇

淀里忙碌，一面看着一行行的白鹭自南

而来，啾啾叫着落在妈妈身后的芦苇淀

里。大树看到它们互相嬉戏，啄食鱼虾，

徜徉水中。

妈妈教大树识字，大树坐不住，教

一个忘一个。妈妈教大树读诗，大树生

出兴趣。妈妈吟一句，他跟一句，慢慢

地，就记住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

鹭上青天”“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

白鹭飞”，也记住了“白鹭下秋水，孤飞

如 坠 霜 ”“ 白 鹭 忽 飞 来 ，点 破 秧 针 绿 ”。

再见白鹭时，大树就向白鹭诵诗。大树

见白鹭们啾啾有声，高兴极了，认作是

对他的回应。

去 年 端 午 前 ，妈 妈 正 给 村 小 学 的

孩 子 上 课 ，大 树 就 迫 不 及 待 地 想 去 芦

苇 淀 摘 苇 叶 。 妈 妈 让 大 树 先 去 ，她 上

完 课 再 带 妹 妹 来 。 大 树 走 后 不 久 ，鬼

子兵就进了村。他们发现妈妈没有按

他 们 派 发 的 日 本 人 编 的 课 本 上 课 ，怒

不可遏地威胁说：“违命就要杀头。”妈

妈再次拒绝了鬼子兵的无理要求。穷

凶极恶的鬼子兵残忍地用刺刀挑死了

妈妈，随后又丧心病狂地杀死了妹妹。

可此时，除了偶尔飞过的几只麻雀，

芦苇淀里空荡荡的。大树以为白鹭迷了

路，却又听路过的乡亲说，白鹭在南边的

湖泊里被鬼子兵全都给打死了。大树伤

心地落了泪，却又直摇头，他不信鬼子的

子弹比白鹭飞得还高。

大 树 像 往 常 一 样 ，每 天 都 守 在 芦

苇 淀 边 ，他 相 信 白 鹭 一 定 会 飞 回 来 。

一天，大树在芦苇淀边睡着了，他做了

个梦，梦见一群群白鹭落满了芦苇淀，

半 飞 半 跑 地 追 逐 嬉 戏 ，妈 妈 和 妹 妹 也

在 其 中 。 她 们 有 时 和 白 鹭 一 起 嬉 戏 ，

有 时 又 恶 作 剧 一 般 藏 身 在 了 白 鹭 之

中 。 大 树 大 声 喊 妈 妈 ，妈 妈 不 应 。 大

树 喊 妹 妹 ，妹 妹 也 不 应 。 大 树 在 梦 里

哭了起来。

大树睁开眼，朝阳升起，一列队伍

静静地从远处沿着芦苇淀而来。大树

惊了一跳，待队伍走近，他才发现不是

鬼子兵。大树问打头的一个人：“你们

是 谁 ，要 到 哪 里 去 ？”打 头 的 人 回 答 他

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要去

南边打鬼子。”大树瞪大了眼睛，急促追

问 ：“ 你 们 去 打 鬼 子 ？”打 头 的 人 点 点

头。大树鼓足了勇气，自告奋勇地说：

“我也要参加游击队，跟你们一起打鬼

子。”打头的人笑了，继而又严肃起来，

问大树：“你今年几岁？”大树一本正经

地答：“我可不止几岁，已经 11 岁了。”打

头的人摇摇头：“你还小，打鬼子是我们

大人的事。”说完，就带着队伍继续朝南

而去。大树不依不饶，追到队伍中间，

解释说：“我拿得动枪，也打得了鬼子。”

可他们望着大树说：“你该拿起笔去学

习。”大树泄了气，却仍旧不甘心，继续

追着队伍喊：“多个人就多份力量。”队

尾的游击队员转过头来，温和地说：“你

要留下来好好学习，如果我们牺牲了，

你还要接过我们的枪，消灭侵略者，建

设 我 们 的 国 家 。”大 树 一 愣 ，止 住 了 脚

步。大树静静立在芦苇淀边，目睹游击

队一路向南，直到消失在视野尽头。大

树回到村里，得知几名年轻人也跟着共

产党的队伍去南边打鬼子了。

胜利的消息一个个传来。大树听村

里人说，鬼子被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赶出

了县城，又赶出了省城。没人知道落败

的鬼子兵逃到哪里去了，有人说逃回了

日本，也有人说，被一个不剩地全都消灭

了。

这天，大树又来到芦苇淀边，突然听

到了一阵啾啾声。一抬头，不远处一只

白鹭正悠闲徜徉于水泊之中。随即，又

一只落了下来。大树仰头，空中的白鹭

岂止一只两只，而是一群又一群。大树

冲着遍布芦苇淀的白鹭群放声吟诵——

“ 两 个 黄 鹂 鸣 翠 柳 ，一 行 白 鹭 上 青 天 ”

“ 花 开 红 树 乱 莺 啼 ，草 长 平 湖 白 鹭 飞 ”

“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白鹭忽飞

来，点破秧针绿”……一只又一只的白

鹭抬头望着大树，啾啾声此起彼伏，响

成一片。

白鹭归来
■高满航

刚到西藏当兵不久，我就时常思

念 家 乡 那 些 熟 悉 的 花 草 树 木 。 尤 其

是在高原的夏季，每当来到新的驻训

地，我都会四处寻找那些曾在我心中

留下印记的绿色植物。然而，在这片

高寒之地，映入眼帘的只有单调苍凉

的景象。

一天晚饭后，我沿着驻训地旁边的

山坡散步。远远看去，流石滩上好像有

凸起的尖状植物。那是树吗？我一路

小跑走到跟前，却发现凸起的植物并不

是树，倒像是一座座金色的小塔，在群

山的映衬下，宛如一幅充满生命力的工

笔画。

这是什么植物呢？怀着强烈的好

奇，我赶忙回去找班长询问。听完我的

描述，班长很干脆地回答：“那是塔黄！”

“塔黄一般生长在海拔 4000 米以

上的高山流石滩，它们一生只开一次

花。”班长接着说，“咱们驻训地连信号

都没有，一般的植物更是存活不了，但

塔 黄 在 这 里 最 高 可 以 长 到 2 米 多 ，而

且是直直地生长，没有任何分枝。”

听完班长的话，我重新回到山坡，

仔细打量着这片令人称奇的植物。它

们茎秆不粗，但很挺拔，叶片在微风中

轻轻摇曳，闪着素洁的光泽。

我默默地赞叹，这些塔黄无惧烈

日 与 风 霜 ，只 顾 将 根 向 下 扎 ，顶 天 立

地 生 长 。 它 们 有 着 多 么 坚 韧 的 生 命

力啊！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寒风异常猛

烈。我惦记着山坡上的塔黄，前往哨位

换岗时，特意去查看。月光漫过流石滩

时，我望见那些金色塔尖仍在风中倔强

挺立。

后 来 ，我 考 上 军 校 离 开 西 藏 ，到

了 南 方 城 市 。 这 里 到 处 是 各 种 叫 不

上名字的植物，它们沐浴着温暖的阳

光 ，享 受 着 丰 足 的 雨 水 ，生 长 得 蓬 蓬

勃 勃 。 可 我 却 总 是 想 起 雪 山 上 的 塔

黄 ，它 们 如 同 哨 兵 一 般 挺 立 着 ，茎 叶

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雪山上的塔黄
■陈祺文

那 年 ，某 新 型 火 箭 炮 正 式 列 装 连

队，全连上下无不欢呼雀跃。历史上，

二连是首批列装“喀秋莎”火炮的建制

连队，如今又成为配发新型火箭炮的连

队，全连官兵铆足了劲儿要大干一场。

老兵席远对我讲述新装备列装时

的 情 景 ，眼 睛 突 然 变 得 亮 亮 的 。 他

说，新装备一到，大家都跑到车库，围

着新装备，心里的兴奋劲就别提了。

突 然 ，连 长 一 声 令 下“ 集 合 ”，大

家 齐 刷 刷 地 朝 着 新 装 备 迅 速 列 队 。

连长目光灼灼地望着官兵，指着身后

的装备，撂下“狠话”：“大家日思夜盼

的火箭炮就摆在那儿，开过来不是给

大 家 看 的 ，能 不 能 驯 服 它 ，就 看 你 们

的本事了！”

官兵冷静下来，心里深知纵使过去

对老装备轻车熟路，但面对新装备，所

有操作都需要重新学习。随后的日子

里，全连官兵争分夺秒地投入学习研究

中，围绕新装备运用掀起了一阵阵“头

脑风暴”。连队俱乐部里经常三人一

群、五人一伙，围在一起热火朝天地研

读装备说明书、讨论技术性能。

3 个月后，验证实弹射击效能的时

刻到了！

4 月的大漠仍是一片荒凉，肆虐的

风裹着黄沙从戈壁尽头席卷过来。可

连队官兵的心仿佛被点燃了，个个跃跃

欲试，迫不及待地想在演练场上检验训

练成果。

夜 幕 降 临 ，戈 壁 滩 上 狂 风 渐 息 。

连长带着各班班长进行最后的准备，

炮手、操作员从车辆底盘到电台天线，

一遍遍地进行校验。大家心里清楚，

成败在此一举，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确

保无误。

战车的轰鸣刺破黎明，各炮快速占

领阵地。二连官兵“拉弓引箭”，数枚火

箭弹昂首待发。

“放！”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一道

道火光划破夜空，火箭弹喷射着尾焰呼

啸出膛。

无人机实时回传的画面显示：炮弹

精确命中目标区域，打击取得预期效

果。可不久后，指挥部传来评估指令：

虽然首发命中目标，但火力反应时间过

长，不符合战斗标准。

做不到听令即打，就会贻误战机。

首战失利让大家心急如焚，该学的都学

了 ，该 练 的 都 练 了 ，问 题 到 底 出 在 哪

儿？官兵迅速进行复盘推演，现场联系

专家咨询，最后发现不是练得不到位，

而是方法路子跑偏了：手中握着新装

备，操作流程却没有完全摆脱老思路，

就算练到极致，也只能是“过去式”。接

下来，二连通过逐项优化射击准备流

程，在后续任务中火力反应速度得到显

著提升。

经此一役，连队官兵大受启发：新

装备只有加载新观念，才能形成新质战

斗力。“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他们趁

热打铁，进一步向实战靠拢。

5 月的海滨，艳阳高照。某野外训

练场硝烟弥漫，一场检验考核拉开帷

幕。

这是连队首次遂行长途跨越机动

任务，陌生的战场环境给指挥员决策带

来更多未知的考验。抵达预定疏散地

域时已是傍晚，就在连长准备下令展开

疏散隐蔽时，几滴落在车窗上的雨点引

起了他的警觉。当前阵地土质松软，一

旦雨势过大，很有可能造成车辆装备机

动困难，影响下一步行动。短暂碰头

后，连队党支部果断决定：立即重新调

整疏散地域。

待 重 新 勘 选 疏 散 地 域 、完 成 构 工

伪装，雨势渐渐大了。此时上级督查

组传来特情通报：当前阵地难以有效

防范空中侦察，须立即转移至隐蔽待

机地域。

经过一天的长途机动和占领阵地，

官兵几乎一夜未眠，体力已近极限。炮

位掩体刚刚挖好、埋设完毕，帐篷才支

起来没多久……再次转移意味着一切

都要推倒重来。短暂沉默过后，党支部

“一班人”态度坚决：“马上再次转移！”

连队迅速进入分秒必争的战斗状态。

两次转移阵地，两次严峻考验。每

一次转移，都让伪装、配置向实战标准

更靠近一步。当最后一片伪装网边缘

被仔细固定，远远望去，二连的工事已

与周围的山林沟壑完美融合。

晨 曦 微 露 ，海 面 渐 渐 亮 了 。 海 风

轻拂，带来了些许凉意，也渲染着考核

在即的紧张氛围。隐于山林间的火箭

炮引弓待发，只等着号令打破宁静的

刹那……

箭
在
弦
上

■
徐
从
余

王
林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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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那情感的芬芳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入伍报到那天，张成林胸前戴着大

红花，在锣鼓声中踏进营门，新兵班长

接过他手里的行囊。

“你想学什么专业？”“报告班长，

我想当一名汽车兵！”新兵班长微笑着

把张成林戴得有些歪的军帽正了正：

“汽车兵要经常上山，上山可是要吃不

少苦。”

从那时起，“上山”这个词就深深刻

进张成林心里……

新兵训练结束，张成林也如愿分到

了运输一线。开往新单位的火车缓缓

驶出车站，窗外的风景逐渐变得荒凉而

辽阔。张成林坐在窗边，目光穿过飞速

倒退的荒漠戈壁，望向远方连绵不绝的

雪山，一股寂寥感悄然涌上心头。

经过几日的颠簸，在一个黄昏，张成

林终于到达驻地。走下车，空气中弥漫

的沙尘让张成林不由得打了个喷嚏。这

里的风有些凌厉，天空灰蒙蒙的，但远处

的喀喇昆仑山依然清晰可见。

一个皮肤黝黑、眼神坚毅的老兵把

张成林领到班里：“以后我带你，有什么

事就跟我说。”

“报告班长，我想上山！”

“你开过大车吗？”

面 对 班 长 的 反 问 ，张 成 林 摇 了 摇

头。

“那还差得远呢。”班长端来一碗水

饺，递到张成林面前，“趁热吃，吃完洗

漱睡觉。”

第二天清晨，张成林跟随班长来到

车场。一辆辆运输车井然有序地停放

在车库前，张成林边走边不停地回头张

望，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这是咱们的车。”来到一辆运输车

跟前，班长停下脚步。阳光铺洒在车身

上，为原本冷硬的钢铁线条镀上一层柔

和的金边，看上去庄严而温暖。

就在这时，一旁突然响起发动机引

擎的轰鸣。只见另一个车库的运输车

迅疾驶出，直奔驾驶训练场，车后扬起

一道长长的尘土。

张成林有些迫不及待：“班长，咱们

也开始吧！”

班长点点头。张成林跑到车门跟

前，用力拉了拉，却没有拉开。他扭头

看向班长。

班长指了指车场角落的水房：“拿

水桶和抹布去。”

往后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张成林抵

达车场后的首要任务便是擦车，直到班

长满意为止。每擦拭到一个地方，班长

都会耐心地给他讲解相关知识：

“现在擦的是车的电瓶，它负责给

全车供电。以后车要是打不着火了，记

得检查一下电瓶是不是漏电。”

“现在擦的是车自带的液压泵，用

来顶起驾驶室车头，用的时候一定记得

把保险栓插上。”

……

日子久了，张成林渐渐对车身上各

个部件的位置和功能烂熟于心。

“上山的路走得越远，天就越蓝、云

就越白。”闲暇之余，张成林总喜欢待在

班长身旁，听班长讲述“天路”上的种种

故事。对于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张成

林来说，那个纯净无瑕的世界已经成为

他日思夜想之地。

一 个 晚 上 ，张 成 林 凑 到 班 长 床 边

小声问：“班长，我啥时候能上山啊？”

正在看书的班长瞥了他一眼说：“赶紧

睡觉。”

见班长没有理会自己，张成林赌气

似的爬上上铺，一头钻进被子里，很快

便沉入梦乡。在梦中，他驾驶着运输车

在路上飞驰，翻越连绵起伏的山峦，掠

过辽阔无垠的牧场，成群的牛羊伴随着

运输车欢快地奔跑……

在 接 下 来 的 日 子 里 ，张 成 林 依 然

保持着每天擦车的习惯，然后坐在副

驾驶位置上，认真学习班长传授的驾

驶技巧。

几周后的中午，正在睡午觉的张成

林被班长叫了起来：“下午有一趟紧急

任务，你给我当随车助手。”

午后的阳光照耀着出征的车队，车

轮飞速旋转，一辆辆运输车驶入大山深

处。当军车经过检查站时，护边员们向

军车行礼，驾驶员们也减慢车速，鸣笛

示意。

车队继续前行，进入如绿色海洋般

辽阔的草原。草原无边无际，骏马和牛

羊悠闲地在其中漫步。一阵风吹过，草

浪翻涌，牛羊的叫声和马蹄的轻响交织

成一首独具高原风情的悠扬乐章。

行 至 阿 里 境 内 ，美 丽 的 班 公 湖 如

一颗镶嵌在群山间的蓝宝石，阳光在

水面上跳跃，波光粼粼。再往前走，雄

浑苍劲的札达土林映入眼帘，层叠错

落，宛如大地的年轮，记录着千万年的

风雨沧桑。

傍晚，车队到达一处边防哨所旁的

休息点，这里海拔将近 5000 米。刚下

车，张成林就因高原反应有些吃不消，

边防的战友们赶忙带他进房间吸氧。

张成林慢慢缓过劲来，这才发现眼前这

些战友和自己竟是同年兵。看着他们

脸颊上缀着的“高原红”，张成林心里感

到震撼。

休息结束了。车队启程前，一名战

友急匆匆地跑来，把口袋里的东西一股

脑塞给张成林。那是几个热气腾腾的

烤土豆，外皮金黄酥脆，诱人的香气刺

激着他的味蕾……

车队渐行渐远，哨所在后视镜里慢

慢缩成一个小黑点。张成林眼睛里雾

一般涌满了感动，多么淳朴的战友啊！

“ 一 直 在 路 上 ，就 是 汽 车 兵 的 使

命。”一周以来，班长的这句话在张成

林心中回响了无数次。出发，奔波，停

靠，到达……车队穿越风雪，迎着朝阳

前行的画面，已经深深烙印在张成林

的心中。

在抵达目的地天文点边防连后，张

成林依然沉浸在对过去几天的回忆中。

他坐在桌前，模仿着班长开车的样子。

当他闭上眼睛，一条“天路”在他心中缓

缓展开。

深夜，高原反应带来的剧烈头疼让

张成林难以入眠。他轻轻翻下床，来到

板房外的小土坡上，仰望着星空。

“想 家 了？”班 长 的 声 音 从 身 后 传

来。他将一件大衣披到张成林身上，

说：“这儿离家很远，离天空却很近。”

张成林抬起头，清澈明亮的眼眸里

倒映着高原夜空的漫天星辰。他坚定

地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像您一样，成

为一名真正的高原汽车兵。”

听罢，班长没有再说话，只是和张

成林一同看向夜空，目光随星河延伸到

远方。

上 山
■张芸博 赵 林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我是一位士兵

艰苦岁月打造的身体

却有钢铁的质地

穿着草鞋的脚板

却走出了长征的雄壮

我是你怀抱里长大的孩子

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赐予的

肩上的河山，心中的宇宙

钢枪和手雷，绑腿和草鞋

我的笑声在这里

我的根脉在这里，流淌成

一条湍急的大河

向前

跨越河流，踩平大漠

向前

无惧泥泞，沙尘，风雪

唯有旗帜，是不灭的火焰

士兵的誓言
■峭 岩


